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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联合国"女秘书长
李 动

! ! ! ! ! ! ! !"从没遇到过你这么倔的警察

为了做到对住户基本情况的了解，做到
“知来、知情、知去”，尤其是对境外人员入住
情况的明了，陈晶坚持上门宣传中国的法律，
在门口宣传栏、电梯口等处张贴英语告示单，
提醒境外居民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
但这些老外都是早出晚归的“猫头鹰”，没有
时间来派出所登记，陈晶就利用双休日上门
到物业处办理境外人员登记手续，大大方便
了这些大忙人。

但是还有不少老外还是错过了登记，陈
晶就上门找他们，但要找到这些闯荡上海乐
园的“冒险家”们非常难，几次上门都是铁将
军把门，陈晶便利用早晨老外出门前和周末
休息日上门，错时段走访，效果甚好。大多老
外对“不速之客”都感到惊讶，但他们一旦知
晓了中国的法律后都及时来派出所登记，有
的虽知道，但不认识派出所，加上语言不通怕
麻烦就拖着，也有一些老外知道后明知故犯，
甚至故意不开门，拒民警于千里之外。

!""#年一个秋天的早晨，陈晶听门卫反
映，$%楼新换了一个外国女房客，陈晶得到
“情报”后，马上来到该楼按电铃，准备了解一
下来者的情况，但里面的房客从猫眼里看见
警察后，就是不开门。陈晶发现里面有人后，
又用英语询问，但是里面的人还是充耳不闻，
无奈，陈晶只得扫兴而归，但是她这样不配合
检查，你如果束手无策一走了之，那以后老外
互相一传都仿效怎么办？
陈晶苦于没有良策，便请教了师傅，他直

言相告：“找一张椅子坐在她门口死等，看她
出门否？”
第二天早晨 &点半，陈晶早早来到物业

办公室借了把椅子，又问门卫：“'%楼的那个
老外几点出门？”门卫说：“一般是上午 (点出
门，晚上 ''点回来。”陈晶扛着椅子来到 '%

楼，“先礼后兵”地按了电铃，对方还是使出这
一绝招，陈晶便坐在门前“守株待兔”起来。彼
此僵持了一个半小时，老外有事要办，实在是

憋不住了，只好打开铁门“投降
认输”。
她羞怯地主动打招呼：“你

好，警察女士。”陈晶也礼貌地
回敬道：“你好，女士。”又问她：
“我按电铃找你有事，你为什么
不开门？”对方不好意思地说：

“我见是警察有点怕，所以不敢开门。”
陈晶解释了中国的法律，请她出示一下

护照。见是新加坡来的，果然没有办理登记手
续，便按规定开了一张 !""元的处罚单，就这
样化解了不开门、不办理手续的疑难事。
当然，也有比这位新加坡人更倔的，有个

日本人也是见到警察按铃后就是不开门，陈
晶如法炮制，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前“死等”，这
个日本人比那位新加坡的女士意志强多了，
就是不开门，彼此较上劲。陈晶心想，我就不
信你不出门。她从包里取出了复习资料，开始
复习准备局里布置的考试。里面的日本人“屏
气”到 '!时也撑不住了，终于“举手投降”狼
狈地出来了。
这位谢顶的胖子服气地说：“我以前用此

招屡试不爽，拒绝了警察上门，从没遇到过你
这么倔的警察，现在我服了。”
这位日本人开门后接受了处罚，从此以

后，每次回到上海的住地都自觉地前来登记，
而且还做了中国法律的义务宣传员，住在这
里的日本房客从此都自觉地来到派出所登
记，处罚达到了意外的效果。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陈晶感到德国人

最严谨刻板，日本人次之，其后是英国人，他
们严格按照规矩办事，而法国人、意大利人就
比较浪漫随意，南美人则就没有谱了，完全是
随心所欲。

给陈晶印象最深的是新天地有位总经理
方先生，新天地如今在上海非常火爆，里面有
几十家酒吧、饭店和商场，还有电影院和剧场。
那天，陈晶得知租方老总租借月河小区

的公寓，却没见他来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便
一个电话打到新天地办公楼，秘书接的电话，
陈晶问秘书：“你们总经理居住在月河小区有
多少时间了？”秘书说：“大约有两个星期了。”
陈晶说：“他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登记？你转告
一下，请他抓紧来登记。”秘书解释说：“他太
忙了，整天忙着接待)没有时间来派出所。他
很严厉的，你还是自己与他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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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跃跃欲试

那天早晨，钟雨清在城西公园跑步，不知
怎的摔了一跤，左手挫伤一大片，还见了血。
他擦着伤口，闻到了一股血腥，想自己晨练多
年，这样莫名其妙受伤还是第一次，会不会是
个倒霉的信号？由此就想起大院里的两件大
事———一个体检，一个竞聘。
体检天天都有新闻。前天轮到

建委和财政局体检，许多人都查出
了脂肪肝，结果当天晚上，这两个
单位的干部纷纷推掉吃请，弄得县
城大小餐馆都忙着接退席电话。昨
天公检法体检，又查出两个肝硬
化，一下子把大院怔住了，吴书记
还把中心医院院长叫到办公室，亲
自过问此事。钟雨清所在部门虽然
要轮到一周后才体检，但阵阵消息
传来，已是人人自危。只有钟雨清
心情还比较稳定，他对健康充满信
心。他想，自己在中学就是个优秀
运动员，工作后坚持锻炼十几年，
难道那是白练的？

可要命的是，这几天发生另外
一件事，倒成了他的心病：大院试
行部分岗位竞聘上岗，拿出来竞聘
的部门，竟就是他的新闻科！新闻
科长这位子，他本以为十拿九稳属于自己，现
在却成了竞聘目标。虽说上级从没宣布过他
担任新闻科长，但筹建一年多来，他把上级交
付的各项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所有人都毫
不怀疑他将担任这个科的科长，有的同事更
已口口声声叫他“钟科长”，局面可以拿一句
俗话来形容———煮熟的鸭子飞了！
钟雨清气恼的是，《竞聘公告》上还写着：

“此次竞聘的科级领导岗位，是新闻科长（部
长助理）一职”。也就是说，谁当上新闻科长，
谁还将同时被任命为部长助理！怪不得《竞聘
公告》一贴出，不仅本部门有人跃跃欲试，其
他部门的人也都想来应聘！钟雨清想，苏永勤
当年受过的折磨，今天轮到他了！他找到分管
领导伍诗中，直截了当地问：“伍部长，你说我
筹建新闻科这么久了，算不算这科的负责
人？”伍诗中一愣，说：“没人否认这一点啊。”
钟雨清说：“可大院里搞这个新闻科长竞聘，
怎么也不来跟我通个气呢？这正常吗？”伍诗
中说：“人事体制改革，涉及部门比较多，工作

有些仓促，你个人就不要计较了。”钟雨清说：
“不是我计较，您看我在新闻科干了这么长时
间，现在要竞聘了，就意味着该我下台了。那
么我工作怎么样？以后该到哪里去？领导上总
该有个说法吧？”
伍诗中不悦道：“你这是什么话？谁让你

下台啊？你不也可以参加竞聘吗？只要你有本
事，谁还能把你的位子夺走了？”钟雨
清睁大眼睛问：“我也参加竞聘吗？”
伍诗中脸一板，说：“你脑子被驴踢了
是不是！竞聘文件上不是写明这新闻
科长还兼部长助理么？这一点你不知
道么？上级决定公开竞聘新闻科长，
就意味着你的组建工作告一段落，你
的任务已经完成。谁竞聘成功，谁就
来跟你办交接；如果你竞聘成功，你
就跟自己办交接。你在这大院也工作
这么些年了，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钟雨清低声说：“我对体制创新不理
解，思想跟不上趟……”伍诗中说：
“你说这种赌气话，我都替你害臊！改
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抵触情绪就上
来了，不知你平时那些觉悟都哪去
了！”

钟雨清被伍诗中克了一顿，一连
闷了好几天。就在这几天工夫里，启

事栏却天天有变化：“参加竞聘新闻科长的
同志请报名”字样下，一连写下了四个名
字———白铁山、柳桂花、成小海、苏永勤。
钟雨清不能不认真估量对手的实力。那

白铁山，原来是个村干部，是魏部长下乡时发
现的，把他从乡下借到大院试用，一长两短
的，竟让他在机关里站住了脚。钟雨清想，一
个村干部也来跟他竞争，太不自量力了吧？至
于柳桂花和成小海，钟雨清更没有把他们放
在眼里：柳桂花只有中专学历，虽然跟领导关
系好，但胸无点墨，钟雨清不怕；成小海资格
更嫩，他是钟雨清从人才市场一手招来的，更
不用担心。

唯一让钟雨清感到有点威胁的，就是苏
永勤。这位老同志虽说各方面功底不怎么
样，但当上科长后，各方面都铆足了劲儿，大
有退休前再往上靠一级的念想；加上现在县
领导讲话稿大多由他起草，他也渐渐有了
“大院笔杆子”的美誉。这个对手的实力不可
小看……


